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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
本报老年记者 周月云

晚霞夕照仍芬芳，未泯童心绮梦扬。
浪漫旅途游客雅，现实健体保身康。
婆婆自古都愁老，岁月从来不怨长。
默讲世人多富贵，舒心潇洒过时光。

人生有许多第一次。
30多年前，我第一次在《焦
作日报》上发表文章，其情
景让我至今难忘。

1988年，我从豫东农村
来到煤城焦作，经人介绍来
到某矿当了一名采煤工，每
天井下8个小时的体力劳动
常常累得我腰疼腿酸、筋疲
力尽。吃饭、上班、睡觉成
了我生活的全部，日子过得
单调乏味。一次偶然的机
会，我在单位区队值班室看
到一份《焦作日报》，竟让我
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看了
起来。从此，我对《焦作日
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
空就去阅览室看报纸，尤其
是对《焦作日报》星期刊更
是爱不释手。那时《焦作日
报》是小报，每份报纸从1版
到4版，不管是什么栏目，我
都不放过，不仅看标题、看
内容，还要琢磨人家的写作
手法，并思考着如果让我去
写我会怎么写。时间一长，
我便不“安分”起来，脑海里
产生了斗胆向《焦作日报》
投稿的想法。那时我想，不
成功也无所谓，不就是花8
分钱的邮费吗？

据了解，当时《焦作日
报》在全市发行，发行量大，
投稿的人也多，除了报社一
群专业记者外，还有一大批
投稿的“武林高手”，想想自
己的能力和水平，能行吗？
但又感到心有不甘。临渊羡
魚，不如退而结网。有了这
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接下来
就琢磨着写什么东西。

单位有一同事，三口之
家，与我所居的宿舍是隔墙
邻居。同事两口经常吵架，
可谓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
有，谁也不让谁。作为同
事，为了息事宁人，我没少
去劝架、做工作，但收效甚
微，人家照样是“星星还是
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

亮”，照吵不误，而我这个好
心人也不再登门做“好事”
了。

常言道：家和万事兴。
两口吵架，如果有一方谅
解、忍让一下，也许这个架
就吵不起来了。倘若二人
各不相让，针尖对麦芒，这
架不吵才怪呢？就此事我
写了一篇言论《谅解、忍让
并非低下》，并寄往焦作日
报社，不成想，当周的星期
刊在二版中间位置刊登了。

消息很快在矿宣传科
及我所在的生产区队传开
了，矿宣传科通知我参加每
周一次的通讯员例会，会上
宣传科长表扬了我，并宣读
了我刊登的稿件，鼓励我再
接再厉，多写多练，还号召
与会同志向我学习。我所
在的生产区队，一帮要好的
哥们非让我请客不可，说什
么大作都上《焦作日报》
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下
班后我在单位门口一家餐
馆花了98元摆了一桌。

一位要好的哥们说我在
《焦作日报》登的那篇稿子稿
费一定不少，直到后来我收到
一张焦作日报社寄来的汇款
单——“稿费3元”，被他看到
后笑得前仰后合：“老弟，你真
是发‘大’财啦！”稿费虽少，但
激发了我写作投稿的热情，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处处留
意，不断学习，一有机会就创
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见
报的稿件也越来越多，我的工
作也由“地下工作者”到了地
上，后来去了办公室。

如今，退休在家，仍笔
耕不辍，继续向《焦作日报》
投稿。前几年，我又加入了
焦作日报老年记者团，成了
写作班的一名成员。屈指
算来，我和《焦作日报》已有
30多年的交情，它是我的良
师益友，丰富了我的文化生
活，让我受益终生。

为适应时代需要，1991年
10月 15日至21日，焦作日报
社举办了为期7天的特约通讯
员培训班，我积极参加，开启了
我与《焦作日报》长达30年的
情缘。

1991 年 10 月 15 日一大
早，我按时到焦作日报社四楼
会议室报到。报社领导先后讲
话：明年《焦作日报》小报改大
报，为适应工作需要，举办特约
通讯员培训班。随后，资深记
者、编辑老师授课，特别让人记
忆犹新是聆听了人民日报社高
级记者老师的讲课，真是主题
鲜明、生动形象、深入浅出、条
理清晰，还了解了新闻的“大”
与“小”等问题。

开班第二天下午，记者老
师讲写消息的写法：“五个W”

交代清楚、材料真实可靠、有根
有据，讲得有味，听得有劲。坐
在前排居中的一位学员昏昏欲
睡。经了解，正值培训班开班
之际，其父突发重病住院，可听
课机会难得，这位学员白天听
课晚上陪护，由于睡眠不足，就
出现了课堂打瞌睡的小插曲。
学员刘景堂当即写了一个短消
息，并得以发表。培训班组织
得法，学员学习认真，取得了良
好效果。10月21日下午结业，
报社为我们颁发了特约通讯员
证。

短短7天的培训，时间虽短
但意义很大。师傅引进门，修
行靠个人。知识的启迪，激发
了我的写作激情。我不断学写
新闻报道，报端偶见“豆腐
块”。众多资深编辑老师的办

公桌旁时常能够见到我报送稿
件的身影。经他们指导，我写
了《领导干部骑自行车下厂办
公》《黏土公司绿化榜上有名》
等消息。特别使我记忆犹新的
是，当年修武黏土矿年关到银
行取款，银行出纳多付现金主
动送还一事，我及时写了一则
消息，编辑巧妙制作标题《刘万
青好样的！》进行刊登，并获得

“好标题”奖。
光阴荏苒，尽管报社乔迁、

人员更替，但我与焦作日报社
的情感一如既往。如今，在乡
村振兴、红色教育过程中，依然
得到了诸多老师的指导，我深
表感谢。我将与《焦作日报》相
伴一生！祝愿《焦作日报》越办
越好！

人在城里住，心却总惦记
着山上老家。已是下了一场小
雪的初冬时节，老伴仍心心念
念她那几块没有冬耕的地，还
有那几棵树上没有拤完的烘
柿。终于等到天空放晴、天气
回暖的日子，我们再次上山拤
烘柿，不单是为了收获，重要的
是享受拤柿过程和劳动的愉
悦。

山谷的风，虽有几分寒意
却清爽宜人；田野里的空气，酝
酿在飘香的柿树间，吸一口是
甜甜的。出村不远拐个弯，远
远望去，田边地头一棵棵枝头
挂满果实的柿树映入眼帘，就
像一把把火炬在燃烧。来到树
下，几天前的风雪天气，吹光了
树叶，全身裸露的烘柿上竟然
还披着一层薄薄的冰雪！我惊
诧于这从未见过的美景，沉醉
在那烘柿“寒冬傲霜枝，娇羞等
故人”的诗情画意中。

霜降前几天，是收摘柿子

的最佳时日。成熟的柿子分为
硬柿、软柿和烘柿。其中，烘柿
果皮最薄，果肉完全软化，变成
果汁，糖分充足，可以现摘现
吃，最受人们青睐。时下已立
冬数日，树上所剩全是熟透了
的玛瑙似的烘柿。用长竹竿大
头劈开的嘴儿拤住缀着果子的
细枝，轻轻扭动折断，从枝枝杈
杈中小心翼翼收回嘴里衔着柿
子的竹竿，摘下，不一会儿便装
满了一篮子。渐渐地，太阳升
高了，阳光把烘柿浑身照得透
亮，随意拿一个带有温度的烘
柿，除去柿蒂，将比蜜还甜的果
汁慢慢吸入口中，从嘴角一直
甜到心里。这时，你会觉得生
活都是甜的呢。

准备收工时，我们看见树下
满是刚才拤柿时脱落的和几天
前大风吹落的烘柿，着实让上了
年纪的人好生心疼。是啊，现在
整树的囫囵柿尚且无人问津，谁
又在意这摔得稀巴烂的柿子

呢？扪心自问，上世纪60年代
初人们拤柿时的那股认真劲儿
又在眼前浮现。

那时粮食紧缺，秋天拤柿，
全收全藏，一个不丢，硬柿做柿
饼，柿皮磨炒面，烂柿切柿瓣，就
连摔在地上的烂烘柿也要一点
点收起，酿柿醋、熬柿稀，更多的
是搓柿糠——把粗糙的谷糠或
细软的米糠与烂烘柿搅拌，用手
搓块，晾干晒透，冬天加入少许
炒玉米，在石磨上一遍遍磨成细
细的柿炒面，蒸成甜疙瘩，或与
米汤拌做稠饭，吃着香甜，是一
道美味。

几经周折，两篮烘柿总算
运回小城家中。定是现在生活
比蜜甜的缘故吧，孩子们对烘
柿不理不睬，或浅尝辄止，但我
还是讲起往事让他们听。我们
生活在当下最美好的时代，只
有了解过去，才能不忘初心，不
断前行，才会更加珍惜眼前来
之不易的新生活。

我与《焦作日报》的30年情缘
□刘全恭

拤烘柿
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

初冬
本报老年记者 王根才

西风萧萧顿生凉，落叶瑟瑟吟离殇。
霜严莫嫌黄花瘦，雪飞才闻红梅香。
一身傲骨不事春，两袖清风谱华章。
天寒才觉衣方单，黄昏正好恋夕阳。

我的作品第一次见报
本报老年记者 孙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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